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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来了。”个头不高的昂仁拖着长长的
腔调说，“我想让龙娜泽多看上我一眼，所以我
又来了。”

昂仁的脸上带着笑容，笑的时候露出他那
洁白又整齐的牙齿。

年龄也不过十八九岁的龙娜泽多少也清楚
昂仁对自己的心思，不过，她嫌昂仁的个头矮了
点儿，长得也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模样。

昂仁向守店的龙娜泽要了瓶啤酒，喝了几
口酒，又继续和龙娜泽说话。

“龙娜泽就在我眼前，可我离开的时候，龙
娜泽就在我心里！唉，谁让龙娜泽长得那么漂亮
呢，我想把她的漂亮带回去。”

昂仁装成是对另一个人说龙娜泽的样子，
却是在说给龙娜泽听。

龙娜泽忍不住笑着问他：“求求你别这样说
话好吗？另外，一个人长的样子，另一个人怎么
能带走呢？”

昂仁晃晃喝了一半的酒瓶子，用商量的口
气说：“你看，等我喝光了啤酒，用空空的酒瓶子
来装你怎么样？”

龙娜泽装成生气的样子说：“‘你’是谁，‘龙
娜泽’又是谁呢？”

“你就是龙娜泽，龙娜泽就是你啊。”昂仁眨
眨不大的眼睛说，“不用酒瓶子了，我用我的眼
睛给你拍张照片，把你的影子留在我心里，这样
你该同意了吧？”

龙娜泽被昂仁逗得忍不住笑了。
昂仁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里工作的，有

一回下乡他经过皮村，在村长吉桑龙次家里落
了落脚，见到了龙娜泽，当下便喜欢上了她。

县城离皮村有 5 公里路程，自从见到了龙
娜泽，昂仁便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来皮村。到
了，便在龙娜泽看守的商店里买上一瓶啤酒喝，
顺便和龙娜泽说一些俏皮的话儿。

比起一般的女人来，龙娜泽也显得太高了
点儿，个头足足有一米七。

比起漂亮的女人来，龙娜泽也长得太漂亮
了点儿，总之，昂仁见到了龙娜泽之后便觉得再
漂亮的女人也不能和龙娜泽相比了。

要是允许他夸张一点，他觉得自己见过的
所有的漂亮女人加起来都抵不过一个龙娜泽。

龙娜泽的美赛过地面上最美的花儿，赛过
天上最亮的星星。

在别人眼里，都会觉得他们两个人太不相
配了。不过，昂仁是个大学生，而且是在县政府

工作，这个条件也是一般的小伙子比不上的。
昂仁的个头不到一米六，显得比一般的男

人还要矮，不过，有很多次昂仁踮起脚尖和站在
店铺里头的龙娜泽说话，做她的思想工作。

他说：“画眉鸟的个头儿虽然不大，可是唱
得好听；兔子的腿虽然不长，可是一样可以翻过
高山。”

虽然龙娜泽不见得喜欢昂仁，可也不讨厌
他。

昂仁喜欢对着龙娜泽笑，因为人长得黑，笑
的时候牙齿就显得特别白。白白的牙齿让龙娜泽
觉得昂仁的嘴唇是红的，红得有点儿冒甜味儿。

昂仁让龙娜泽说自己哪儿长得好看，龙娜
泽就说他的嘴唇长得还可以。

昂仁望着龙娜泽那花瓣儿一样的嘴唇，便
想用自己的嘴巴在龙娜泽的小嘴上盖个印儿。

昂仁笑着对龙娜泽说：“我给你商量个事儿
好不好？”

“你说吧。”
“我怕别人听见了，想小声在你的耳根边

说。”
说着昂仁便走到龙娜泽的身边，把嘴巴凑

到龙娜泽的耳边说：“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有
一个叫昂仁的，他想和你亲个嘴，不知你同意不
同意？”

龙娜泽马上用手把自己的嘴巴捂上了，她
笑了笑向后退了一步说：“有个叫龙娜泽的对我
说了，她说不同意。”

“可是那个叫昂仁的说，他早晚是要亲到
的，因此再有劳你给个答复，现在亲行不行？”

“ 有 劳 你 捎 话 让 那 个 叫 昂 仁 的 趁 早 死
了心。”

“话儿捎到了，昂仁听了很难过。”
姑娘长大了总要考虑嫁一个人，龙娜泽的

阿爸吉桑龙次在醉酒后对人们说，他要在赛马
节那一天把龙娜泽当彩注，许配给赛马场最优
秀的骑手。

昂仁知道了这个消息很着急，因为他不会
骑马。

说起来，龙娜泽的阿爸吉桑也喜欢幽默有
趣的昂仁，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太漂亮了，应
该找一个像格萨尔王一样长得高大又有本事的
男人。不过自从女儿出生之后，吉桑龙次还没有
发现有一个可以配得上自己女儿的人。

龙娜泽成为赛马节上的彩注的事儿，像风
一样传遍了很多地方。

那些未婚的男子有的亲眼见了龙娜泽，有
的听人说了龙娜泽的美貌，于是便格外地认真
练习骑马与射箭了。他们谁都想在赛马场上大
显身手，娶上漂亮的龙娜泽当妻子。那些有妻子
的男人，也想要在赛马场上中彩，只不过他们把
自己的这种想法在开玩笑的时候说给女人听，
耳朵差点儿没被女人拧掉了。

昂仁找过吉桑龙次，希望他能改变主意，说
到最后，昂仁说，如果吉桑龙次要是坚持的话，
他就带上龙娜泽远走高飞。

可是吉桑龙次说出的话就像一盆水泼在地
上，哪里能收得回。

吉桑龙次让昂仁参加赛马，要是他能获胜，
他情愿把龙娜泽嫁给他。

昂仁从小没有骑过马，可是为了参赛他还
是花了大价钱，买了一匹像雪一样的白马。那匹
马的身条子很长，长过了很多马。个头儿很高，
高过了很多马。马的四只蹄子就像金子和银子
打制成的，而且那匹白马身上还能散发出一种
好闻的味道，那味儿让闻到的人都会爱上它。

昂仁为那匹白马起名叫“追云”。
县政府没有养马的地方，“追云”就养在龙

娜泽的家里。
龙娜泽第一次看到“追云”，就喜欢上了，她

想着昂仁要是生得像这匹白马就好了。
吉桑龙次看到“追云”，也很喜欢，便问昂仁

从哪里买到的这匹马。
昂仁说：“我啊，在梦里梦到三座山，三座大

山之外，有一个长着香草的地方，我花了3天的
时间去寻找，结果就找见了这匹马。”

“我愿意这么相信你。”吉桑龙次说，“这吃
草长大的马啊，真是一匹好马！”

把马养在龙娜泽的家中，不是昂仁找不到
更好的地方，而是他想多和龙娜泽接触。

他得知吉桑龙次是擅长骑射的，便买了许
多礼物请他教自己。吉桑龙次特别喜欢那匹马，
便同意了。

昂仁虽然知道人们对他的身高与长相有着
偏见，不过自从他喜欢上了龙娜泽，他在心里却
觉得自己的个子长高了，相貌也变得更加英俊
了。得到“追云”之后，对于赛马获胜也有了信
心。

不过，昂仁第一次骑马就从马背上摔了下
来，而且还摔伤了腿。等腿好了之后，赛马节眼
看着就到了。

昂仁用最后的几天，终于算是能在马背上
坐稳，可以骑着马跑了。可是赛马的人要在马背
上射箭，甚至在马背上倒立，从马背上俯下身子
用手捞地上的哈达，这对于昂仁来说就太困难
了。

“我又来了。”
昂仁从马背上跳下来，在商店门口对龙娜

泽说，“我带着我的‘追云’来了。”
“我看到了。”龙娜泽用怜惜的目光看着昂

仁说，“你的腿还没有完全好，我看赛马你就不
用参加了。”

“要是赛场上没有我的身影，你的心会不会
空落落的，就像那被风吹着的经幡呢？要是你愿
意跟着我离开这个地方，我想我是不想参加这
次赛马的。”

“要是赛马场上没有你的身影，就没有‘追
云’的身影了。在我昨天晚上的梦里，我梦见‘追
云’跑得像风一样快。要是你一个人骑着‘追云’
离开咱们这个地方，我想我是不会有什么意见
的。”

“是吗？为了我心爱的龙娜泽，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出现在赛马场上的，你就等着瞧吧，我会
是跑得最快的那个骑手。”

昂仁说完话就又去练习骑马了。
赛马场在一个山坡下，山坡的四周是棕色

的，也有彩色的高山，高山围成的一个大圈里，
有县城，有草场，有田野，也有路与河流。

赛马节的前几天就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陆
续聚集在山坡周围，搭起了一顶顶花色各异的
帐篷。到了赛马节那天，那片原野变成了一个帐
篷搭成的城市，都一眼望不到边了。骑手们穿着
黄的蓝的黑的各色节日的盛装，骑着矫健的马
儿聚集在山坡下。那些马儿的尾巴上都用彩带
扎了起来，微微上翘，马身上挂着金色的银色的
铃铛，马走动的时候发出“哗哗”的声响。

当所有的参赛者都抵达起点，稍事休整后，

主持人一挥令旗，100 多匹马踏出潮水样的声
响，大地都颤动起来。

只有一匹马最先到达终点。
最先到达终点的那个人会是谁呢？
几万人都盯着赛马场上的骑手。
昂仁的“追云”跑得最快。

“追云”的四蹄有力地踏着地面，风声嗖嗖
地从昂仁的耳边刮过，快得像人的眼神。昂仁
呢，他觉得自己几乎就要腾空飞起来了。

昂仁和他的“追云”第一个跑到终点。
昂仁的每一支箭几乎都射中了靶心。
昂仁是中彩注的人，可是昂仁没有想到，谁

都没有想到，龙娜泽竟然失踪了。
昂仁不知道，谁也不知道龙娜泽到底是跟

谁走了。
直到3年后，龙娜泽抱着3岁大的孩子回到

了家里，又过了一个月昂仁才娶了她。
昂仁实在是太爱龙娜泽了，因此也没打算

问龙娜泽跟着的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他只
知道有一个男人给了龙娜泽当时想要的爱情，
不知为什么又离开了她。

徐东：山东郓城人。出版有小说集《大地上
通过的火车》《藏·世界》，长篇小说《变虎记》等，
现居深圳。

麦子一早起来为他赶织毛衣。毛衣是麦苗绿的，麦子
一向喜欢这种颜色，不浮不躁，沉得下来，又一副盎然饱
满的样子，像极了他。

麦子一直想像城里人一样给他送样生日礼物。他的同
学有不少戴手表的，人前人后手腕儿一伸，似很有身份的
人，麦子都有些为他眼馋。联络部的叶子也说送手表好，
寓意每时每刻思念，时刻在你身边，超浪漫。麦子当真去
丹尼斯了，看过表的价格，她沉默了。小店员笑靥如花地
问她：美女，买男表还是女表？看好哪款合适？

其实哪款都合适，就是价格太不合适了。
麦子也想浪漫啊，尚在青春的人，谁不喜欢浪漫？单

单看一眼这个词就够让人满心向往了。还是女宾部陈姐话
糙理不糙。她说有吃的谁想饿着？有穿的谁想光着？要过
风光的日子，还要看自己是不是风光的人。言外之意，她
麦子还不是风光的人，清水洗浴中心女宾部的一个搓澡妹
而已，虽被称“搓澡西施”，也仍是一个搓澡妹而已。麦子
的那个他还在求学，用麦子娘的话说，他们家的日月还露
水上挂着呢。虽然俩人在一起时少不了畅想未来，也畅想
得山高水远，花团锦簇，终归连这样的日子还没起航。

陈姐说，小人物过小人物的小日月，大人物过大人物
的大日月，锅碗瓢盆，这很配套。大人物过小日月，这是
人家低调。小人物过大日月，这只能是你妄想。麦子容许
自己妄想，信马由缰地想想咋就不中？不过，她还是很能
服从一清二楚的现实。

想来想去，麦子决定给他送件毛衣，不是买，而是亲
手织。这个想法很滚烫。她一针一线织她滚烫的心意，他
穿上这件毛衣，那是贴心贴肉的暖，知冷知热的烫。

毛衣已织得有模有样了。麦苗绿，V 字领，挺括的白
衬衫，那是多惊喜人的一个样子。他穿上这样的毛衣站她
面前，会说怎样好听的话呢？会做怎样温暖人的举动呢？

麦子心里忍不住羞赧地一叹，自己跟自己扮了个吐舌
鬼脸，指尖更愉快地编织起她的滚烫来。

麦子是清水洗浴中心女宾部的一个搓澡妹。常来“清
水”洗浴的女人一般都喜欢叫麦子搓背，或者说她们让麦
子搓了一次背，就甘愿做“清水”的回头客了。

麦子的手纤纤细细的。秀嫂说：天生一双搓背的手。
麦子就反驳：我们音乐老师说它是弹钢琴的手。麦子的手
弹不上钢琴，有资质弹钢琴的手也就沦落到澡堂给人搓背
了。麦子的手看似柔软无骨，却很有劲儿。给人搓背前她
爱轻声问：姐姐，您要轻些还是重些？不少来“清水”消
费的女人夸赞过麦子，活儿做得好，嘴巴甜，又善解人
意。被人夸的感觉麦子很喜欢。麦子娘也交代过麦子：干
啥活儿都要图个好儿，人家夸咱比啥都顶用。花儿怪好
看，但哪有果子中用？麦子是花儿一样美的姑娘，麦子却
努力让人感受她是一颗中用而有分量的果子。

麦子初来乍到的时候可没这么称职，手笨心笨，穿着
也笨，像个漂亮的石妮子。秀嫂没少将她往搓背间拖。

俺是暂时来这儿，不想长干下去。她起初爱这样辩
白，生怕人家想，一个大闺女家怎么来这儿了？

长干下去又怎么了，难道给人搓背是贱活儿？陈姐不
乐意了，拿话砸她。

不不，俺不是这意思。麦子不知怎样说有意思了，就
哭了。

他在这个城市里上技校，他坚决反对麦子去外地打
工。他说在他的身边麦子的安全就有了一道保险。所以，
麦子进澡堂的目的，是为他将自己先寄存在这里。

干一行爱一行，既然来了，只管干就是了。陈姐话
硬，口气却软了。

麦子不笨，心不笨，手也不笨，她接下来就只管学着
干了。麦子觉得她的手在柔软的散发着体香的肌肤上动作
该叫“踏肉”。“踏肉”比“搓背”显出点艺术味儿，“搓
背”像给人动粗，“踏肉”就有些糊涂的高雅。麦子总会在
工作中寻出些艺术的味道来，与把“搓背”称“踏肉”一
样，她还爱把女人的乳房、秘处称做“小故事”。把工作想
得艺术些，就会自觉地投入了。就是从这样的时候开始，
麦子像突然换了一个人，变得爱说爱笑，她能给人边“踏
肉”边愉快地聊天，能聊服装、美容、家庭、孩子，就像
个快乐精灵，给人快乐。

麦子美起来了，破土的夜明珠一般，连总部的头儿都
拿眼狠狠地扫她了。不久，头儿征求麦子愿不愿意做秘书
工作。她兴冲冲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弄不好有些女秘
书会被拎瓶酒一样给拎家去，不干。麦子信他，不干。

说麦子17了，其实她才刚到16的沿儿上，但身子饱饱
得像5月的麦穗哪。

麦子，你是赶早开的花哟。秀嫂们爱在空闲的时候打
趣麦子。

麦子才不想让人生的花期赶早儿开呢。她倒是想跟同
龄的女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往头脑里头装知识。就是装进
去的是烦恼挫折，她也不惧不恼。她们老师常说，坏事情
是有心人的磨刀石。麦子不怕坏事情，可她的娘用眼泪把
她想在坏事情上磨砺自己的权利给哭没了。

死丫头，嘴撅得能拴几头叫驴了。死妮子，眼泪能哭
一缸了。祖宗哎，我生了你们5个容易吗？你爹没本事，你
老大就不能体谅老的一回？娘流泪了，麦子没辙了。

老师说过，他们班有一个上大学的，那就是她麦子呀。可
她家真的不好过，她娘就只为生个儿子，一滩的好日月都给
折腾光了。她是老大呢，她不先牺牲谁牺牲？麦子退学了。麦
子的大学梦也像暮秋的落叶，飘飘悠悠地零落了。

既退了学就要说婆家。那段时间麦子家的门槛都让媒
人给踩秃了。横竖麦子听不中条件的不见，看不中照片的
不见，相不出未来的不见。自己不是牲灵，不能任人挑；
人家也不是骡马，她不能任由自己见。麦子有办法，一次
次她躲在里间听媒人对一个又一个他的内容简介，筛掉一
批，再用心相看一张又一张照片筛掉一批，末了剩下 3 个
人。

麦子的娘号啕开了，3个穷光蛋啊！
不跟人受苦，就想过人家的甜日子啊？麦子还嘴。
麦子开始相亲了。3个小伙子都在上学，一个上高三，

两个上技校。麦子喜欢文化人，觉着有文化的人脑子活。
草木一秋，活得是季节；人生一世，活得就是脑子。有个
好脑子生活就不会永远穷。

3个年轻人，她相上了上技校的赵小山。麦子的娘直撇
嘴。

放心吧娘，你闺女凭点姿色赚一个大学生，不赔本。
麦子争。

嗤，大学生？跟打工的那是一个槽头争嘴的驴！麦子
的娘哂笑。

俺稀罕！麦子的嘴很硬。
麦子在吧，我让她给搓搓背。牛阿姨在搓背间喊。这

是周一的下午，一周里最清闲日子里最清闲的时辰。“清
水”的常客只有牛阿姨专赶清闲。

就来，阿姨。麦子应着。
秀嫂几个撇撇嘴。你如果能看牛阿姨一眼，哪怕就是

她的背影，你也就理解秀嫂们撇嘴跟白眼的全部内涵了。
牛阿姨体重230多斤。身体重脾气也不轻。麦子之前几

个给她搓背的，没一个得过她的好气。麦子这样想，谁没
有老人，谁没有老的时候？给人搓背，拿人家的钱，就要
为人服务好。刚开始，麦子也让牛阿姨那一身肉袋袋吓住
了，总是跑神，想她老了会是这样吗？麦子可是想让他永
永远远都看到她最美的身子。她没他有学问，但她想让他
为她骄傲，哪怕就是为她的身子。她知道他喜欢她的身
子。那次他紧紧抱她，说，麦子，你真好，哪儿都好。他
剥她衣服了。她没让他剥。他失望。我不好吗？他问。不
好。她拿话熬他。他急：不好还贴我呀？以后不贴了。她
再熬他。什么意思啊？他像被水煮了一样跳急。她咬住他
耳朵悄声说：洞房花烛那夜。他幸福得像个孩子说：我想
明天结婚！

他们这就是爱情吧？一定是！她回答自己。多好啊，
爱情谁都配拥有，包括她跟他，平平凡凡的人们。

麦子想得眼泪下来了，她把自己想感动了。你叫什么
名字？那会儿的牛阿姨没生气麦子发呆。麦子失措地答，
麦子。名字跟人一样美。牛阿姨说。牛阿姨还说我年轻的
时候也美，男人看我一眼就能惦记上。后来我的老头子娶
到我了，他艳福浅，撇下个儿子就走了。牛阿姨不生气，
还一口气跟麦子说了那么多掏心窝子的过去。

从那以后，牛阿姨只让麦子搓背，从没不满意过。牛
阿姨搓背一个人占两个人的工夫，麦子也从不嫌弃。就这
样麦子成了牛阿姨追忆幸福的由头。麦子能给她这种幸
福，她要抓住麦子。麦子也乐意让她抓，快被生活埋没的
老人，她能给她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利人不损己，何乐而
不为呢？

牛阿姨的肉袋袋跟大腿根儿淹得红了，麦子帮她在这
些地方扑些粉。阿姨眼圈红了，说乖麦子，阿姨能有你这
样个孙女，该多福气啊。被牛阿姨喜欢，跟被女宾们夸一
样，让麦子有成就感。这感觉像长时间没在水底，终于浮
出水面，呼吸到爽人肺腑的空气一样，真好。

牛阿姨无论如何把一套包装精美的内衣丢下就走，快
步走，怕麦子追上来似的。麦子看看外包上的价码，388
元，吓一跳。秀嫂也把头伸过来看：我的娘呀，一头小猪
仔的钱。

陈姐表示她见过世面，眼神一撇说：几块巴掌大的布
片儿就卖 388，你说人家穿啥？穿文化！穿文化？陈姐撇
嘴。让她们做个乡下女人试试，跟泥土打交道，跟牲口打
交道，跟倒头就睡的男人打交道。穷讲究。

麦子不掺和她们扯不清的嘴官司，她想心事呢。要说
牛阿姨，没少送她礼物，几乎每次来都带。牛阿姨的礼物
就像天上落的雨跟雪，你跟土地一样只管接住，不能拒
绝，牛阿姨不容麦子拒绝。

麦子小心翼翼地打开外包，眼神一下被定住了。两个
简单而小巧的乳托间用精细的带子连为一体，乳托挺括、
优雅，像里面有小小的富有弹性的乳房撑着。正摊在乳沟
的位置，缀有一片精工的梅花型白玉片。麦子赶紧将它们
盖了。麦子的脸红了，麦子的心又飞远了，飞到未来的婚

礼上去了，那时她将穿上这套醉心的内衣。
麦子，怎么脸这么红，感冒了？秀嫂问。麦子一惊，

胡乱地说有点冷。陈姐说去桑拿房蒸蒸吧。哎，麦子应，
而后光着脚跑向桑拿房。

麦子来桑拿房是躲陈姐们的眼睛。她就只想一个人待
着，一个人想他们的洞房花烛。想啊想啊，麦子突然觉着
喉头冒火。她不知怎么了，就觉得“心情”发起怪来，跟
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她却满足不了它，它就更怪。麦子也
生气了，生“心情”的气，猛起身跑到淋浴间打开一个花
洒，将自己连同“心情”一股脑儿推进水柱里，让凶猛的
水流狠狠地冲，狠狠地沐，狠狠地浴。

等麦子的“心情”似一锅开水终于放凉了的时候，她
眯着眼笑了。她在做“梦”，此时那个亲爱的他还在灯下读
书正酣吧，为了给予她的那个承诺？麦子心下软软和和地
走出来，走到橱柜那里扯出一条干净的雪白浴巾裹在身
上，一长身，铆足劲儿，对着外面大喊：搓背的，搓背！

啊，生活多美呀！小日子多美啊！麦子身心轻爽，幸
福咏叹。

小日子
□班琳丽

赛马的彩注
□徐 东


